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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思嘉的实用主义性格特点

引言

思嘉出生于一个爱尔兰和法兰西混血的家庭，在她身上，不可避免的继承了她父亲爱尔兰血统的虚荣、自私、独立、勇敢和叛逆；而她母亲——爱伦，却有着法兰西人所特有的温柔典雅和善良、受过良好的教育等优秀品质。思嘉虽然受到她母亲严格的教育，但她先天的反抗性格战胜了后天的教育。在思嘉身上，呈现出极其复杂而真实的性格组合，可以说，她是一个善恶兼备、美丑并存的真实的“人”。

一、思嘉把媚兰当成剑和盾

把《飘》作为一本消遣性质的小说来看的读者，或许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思嘉是把媚兰当成自己的死敌来看待的，在思嘉的眼中，她的一生中所有不得意的事情，似乎都是媚兰给她带来的，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媚兰占去了艾希礼，而艾希礼却明明是爱她思嘉的，是本来应该属于她的。因此，从媚兰第一次在小说中出现，在“十二橡树村”大野宴上时，“思嘉就恨不得立刻跑过去，在媚兰乳白色的皮肤上狠狠的抓呀、掐呀，直到鲜血淋漓才痛快哩！”。[1]P126一直到媚兰临终前，思嘉对媚兰都没有好感，有时甚至恨不得媚兰快死。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思嘉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媚兰，而媚兰却是用自己的一生在感谢思嘉、帮助思嘉、爱思嘉的。

思嘉在守寡期间，在义卖会上接受了瑞德的邀请，公然抛头露面，与瑞德领跳了弗吉尼亚双人舞后，被杰拉尔德先生责骂时，是媚兰一步不移的守在思嘉的身边，挖空心思，尽其所能的寻找话题来转移杰拉尔德的注意力，让思嘉免却了一场灭顶之灾。然后，在思嘉过早的脱去了丧服，轰轰烈烈地再次与大兵们跳舞、调情，与臭名昭著的瑞德频繁的接触时，也是媚兰时时、处处用她那孱弱的肩膀为思嘉担当了一切，为思嘉挡掉了众人的非议。

接下来的是思嘉和媚兰一起从亚特兰大逃回塔拉后，此时的塔拉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塔拉，母亲死了，父亲痴了，战前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见了。在严酷的现实中，思嘉没有被击倒，而是很现实的正视生活，无可推卸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并且认为“塔拉就是她的命运，就是她所面临的战斗，她一定要征服它”，对土地的热爱，以及她自己的那股不服输的勇气支撑着她顽强的历经各种挫折和苦难，甚至不得不到田地里去干从前黑奴干的“下贱”的农活，还时常受着饥饿和寒冷的威胁。在那段最令思嘉痛心和后怕的日子里,无论家里的人如何抱怨思嘉，如何眼巴巴地望着思嘉，向她索要食物，然而产后体弱多病的媚兰却从来没有向思嘉诉过一声苦。相反，她还在暗中默默地给思嘉力量，安慰思嘉，让思嘉能镇静的面对一切。这样一直到北方佬窃贼想要洗窃塔拉时，思嘉在万般无奈和保护家园的本能的驱使下，开枪打死了北佬，她自己被吓得魂不附体时，是媚兰一声不吭的用她那尚未痊愈的身体艰难的托起了战刀站在了思嘉的身后。在塔拉庄园差点被小个子骑兵的一把火消灭殆尽时，一家人都丢下思嘉去避难了，思嘉仍然是在媚兰的帮助下拼尽了吃奶的力气，挽救了塔拉。因此，在当时，思嘉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旦你需要她 ，她就会在你的身边”。[2]P571

如果说在前面所阐述的这几件事情当中，我们还看不出思嘉把媚兰当成她的剑和盾的话，那么在战后重建过程当中，我们则可以清楚的看到媚兰对思嘉的支持。在思嘉不顾众人的反对，自作主张买下了木材厂并亲自经营，而且为了赢利，她还坚持与北方佬做生意，与北方佬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还在北方佬把彼得大叔等人得罪之后，再也没有人替她赶车，和她做伴之后，她硬是一个人挺着个大肚子穿梭于众男人之间，与男人们周旋，和他们讨价还价，雇佣犯人来增加木厂里出厂木料的数量。于是，这许多“不守妇道”的行为终于惹得那些“下流白人”生气了，他们带着刚解放了的黑人向思嘉伸出了魔掌。弗兰克为了保护她付出了生命，艾希礼和所有“三K党”的成员都差点被她害得失去了生命，全城的妇女和老人都视她如蛇蝎时，媚兰却还是用一句她经常对思嘉说的话：“亲爱的，我知道你这样做，有你的理由”来化解了思嘉心中的悲苦和无奈，也让思嘉有了继续前进的勇气。在思嘉和瑞德结婚后，因为他们夫妻二人的所做所为让封建守旧的南方人拒绝接受，因此，在他们度完蜜月回到亚特兰大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拜访他们，是媚兰用她自己在群众中树立起来的威信，以及大家对她的爱护，她还冒着与大伙全部决裂的危险要求他们去拜访思嘉，在当时媚兰使出了这样一个杀手锏：“如果谁不去拜访思嘉，谁就永远不要再来看我”。[3]P1054正因为媚兰身上拥有那个旧社会所珍视的贫穷却以贫穷自傲，决不怨天尤人的勇气和乐观、和善、仁慈、宽厚等美德，她成了战后重建时期亚特兰大社会的精神核心。因此，“老团兵”们不能也不敢冒与媚兰决裂的危险，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拜访了思嘉。这就为他们以后的社交生活拉开了序幕。

当然，大家都知道，整个故事的高潮部分，应该算是思嘉和艾希礼拥抱在一起被当众抓获之后，羞愧交加的思嘉在当时唯一想的就是逃回家中，把自己锁在屋里，不去面对任何人，不去面对任何事。但是让思嘉意想不到的是，在艾希礼的生日招待会上，为了保护自己，瘦小体弱的媚兰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她挺身而出，像一把薄薄的发亮的刀子，眼睛里焕发着信任和战斗的神采”，[4]P1155毅然保护自己不受众人的非议，她还在事情发生之后日复一日的陪着思嘉去拜访左邻右舍，用无声的语言帮思嘉澄清了那些她本来应该背负的罪名。如果有人以为媚兰根本不知道艾希礼和思嘉之间的事情，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在媚兰临终时，她声音颤抖着说了这么一句“艾希礼和你……”，[5]P1232虽然话没说完，但是我们却能从中体会到媚兰的无奈与宽容。媚兰是了解思嘉的，她了解思嘉不达目的，便死不罢休的固执劲儿，了解她那种很要强的实用主义性格的背面，却又迷恋着代表旧制度的艾希礼的矛盾心理；她也同样了解艾希礼，知道他虽然渴慕思嘉的美貌和活力，但殷情好客、忠诚名誉却对他来说有着比思嘉更大的意义；再念及思嘉对她，对艾希礼的帮助，因此，她宁愿相信在艾希礼和思嘉之间有的只是友情，并且在临终前还把艾希礼委托给了思嘉，把同样的爱和信任寄托到了思嘉身上。至此，媚兰的一生圆满地划上了句号，真可谓“用心良苦”啊！媚兰是用自己的一生在爱思嘉的，但是，她的爱却又不能不说是愚昧和盲目的。她用她的爱和宽容原谅了思嘉，思嘉却因为她的爱和宽容在良心上背上了一个永远的十字架。

毋庸置疑，作者道德感情指向的正面，是媚兰，可以说媚兰是作品中最完美的人物形象，是完美的传统道德的体现者，是善与美的标尺，是人们——男人和女人的精神支柱和灵魂，而传统势力的叛逆者——思嘉呢？她在读者的心目中是时时、处处都看媚兰不顺眼的，但是，实际上，她却也仍然摆脱不了这种标尺的规范。在媚兰临终前，思嘉终于意识到了她真正需要她一向讨厌的媚兰，没有媚兰自己是过不下去的，也意识到了媚兰一向是她的剑和盾，是她的慰籍和力量，只要她需要，媚兰就会站在自己的身边。而作品本身也正是想以媚兰身上拥有的，而思嘉身上又恰恰没有的旧的传统美德来衬托出思嘉的自私、叛逆以及她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性格特点。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媚兰为了使人们愉快而讲些亲切和恭维的话（即使仅仅是暂时的），而思嘉从不这样，除非是要为自己达到更高的目的”。[6]P190

二、思嘉把艾希礼当成停泊的港湾 

或许有些读者会认为思嘉情感不专一，玩弄男性，把男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媒介，与查尔斯的婚姻是为了报复媚兰和霍妮，嫁给弗兰克是为了挽救塔拉，而与瑞德之间又好像仅仅只存在金钱关系。其实不然，在爱情上思嘉真心渴求的只有两个男人：艾希礼和瑞德。艾希礼是旧南方的象征，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爱好音乐、书籍和旅行，有头脑，给人神秘感。思嘉的爱情理想，梦寐以求的就是艾希礼。自从她十四岁那年，艾希礼从为期三年的欧洲大陆旅游回来，到她家来拜望，她就爱上了艾希礼那双朦胧的、灰色的眼睛，他的金黄色头发和他那慢吞吞的、响亮的、音乐般的声音，因为她是思嘉，她是应该可以得到她所想要的东西，甚至达到翻云覆雨、手到擒来的地步的。因此，在“十二橡树村”大野宴上将要宣布艾希礼与媚兰订婚的消息时，她还以为艾希礼根本不知道她也爱他，以为艾希礼是觉得她有那么多男朋友，而他没有办法得到她。因此，他才跟媚兰订婚的。于是，她不顾一切的向艾希礼表白她的爱情，并表明想要和他一起私奔，但是，艾希礼却拒绝了她。于是，这个娇宠惯了的、经常有求必应的孩子生平第一次碰到了生活中不愉快的事情。实际上，在当时，思嘉对爱情和婚姻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她所拥有的只是一种强烈的虚荣心和占有欲，“她生来就容不得任何男人同别的女人恋爱”，“只要一看到男人们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就会产生掠夺之心”，[7]P36她施展自己的女性魅力，让布伦特紧紧的围绕在自己身边，她从英迪亚那里诱拐了斯图尔特。于是，她在不能把艾希礼从媚兰身边抢走时，她就报复性的把自己嫁给了查尔斯，但是，胆小、害羞的查尔斯却并不能弥补她不能从艾希礼身上得到的那份爱，相反，带给她的只是累赘、厌恶感和寡妇的黑丧服。因此，她在痛恨查尔斯的同时，对艾希礼的迷恋也于无形中比以前更深了。

可以说思嘉对艾希礼的爱，是那种因为得不到而死死追求的爱，也是那种经过岁月和苦难的磨练而愈酿愈浓的爱。最使读者感动的是：战火逼进亚特兰大时，思嘉坚守在媚兰的身边为媚兰接生的那一幕。在艾希礼从前线回家探亲假期结束重返前线的时候，思嘉没有盼到艾希礼对她作深情的倾诉，也没有听到让她颤抖的“我爱你”，而是要她答应照看好媚兰，作为艾希礼的妻子，媚兰是思嘉的家姑，更是她的情敌，思嘉在平时就恨她占去了艾希礼，又因为媚兰与她的大不一样，她时时、处处都看媚兰不顺眼，在此刻更是嫉妒她，痛恨媚兰那灰色的影子无论何时都插在她和艾希礼之间，但是出乎读者意外的是，她却还是答应照顾媚兰，“我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干”。[8]P330为了艾希礼，思嘉可以牺牲任何东西。

为了照顾即将分娩的媚兰，思嘉克制住对塔拉农场生病的母亲、妹妹的思念，置父亲叫她回家的要求于不顾，留在炮弹呼啸、战火纷飞的亚特兰大，陪伴在媚兰身边，为媚兰分娩担忧，为大家的生命安全担忧，为媚兰的分娩做准备工作而四处奔波，又不得不在没有医生，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自己徒手帮助媚兰平安的生下了孩子。此后，思嘉又在被瑞德半路抛弃的情况下，带着媚兰母子冒着生命危险逃回了塔拉。但此时，她日夜思念的母亲却已在她回家的前一天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她的父亲杰拉尔德也在战火劫难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下变成了一个痴呆老头。至此，思嘉的整个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精神支柱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如果不是出于对艾希礼的那份深沉的爱，试想，就凭“我情愿给你做任何事情”。[9]P331这么一句简单的诺言，会让凡事都首先为自己着想的思嘉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

可以说，思嘉最大的不幸是爱上了艾希礼，爱上了一个既爱她又不敢要她的新时代的懦夫，是他那种既不能将自己彻底奉献出来，又想永远自私的占有着思嘉的感情，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的完善的自私心理将思嘉的一身都毁了。但是，思嘉的幸运之处也可以说是爱上了艾希礼，爱上了那个像梦一样的男人，她肯定的认为，长期以来她一直依靠艾希礼的爱才活下来，是艾希礼的爱支撑着她熬过了那么多艰苦黑暗的岁月。

那么，艾希礼是否也爱思嘉呢？如果说艾希礼根本不爱思嘉，这显然不是事实，应该说艾希礼对思嘉始终有一种自发的不可抑制的热情，正如他自己对思嘉说的那样：“思嘉，思嘉，你真漂亮，真坚强，真好，亲爱的，你的美不仅仅在这张可爱的脸上，而在你的一切，你的身子，你的思想和灵魂”。[10]P334“我爱你，爱你的勇敢，爱你的顽强，爱你的情火，爱你那十足的冷酷无情，我爱你到什么程度？爱到我刚才几乎败坏了这所庇护过我和我一家的殷勤款待，爱到几乎忘记了世界上再好不过的一个妻子了——爱到我在这泥地里就能对你放肆，把你当作一个——”。[11]P648如果说艾希礼不爱思嘉，他会做出这么深情的告白吗？在思嘉与艾希礼相处的过程中，思嘉凭着女人的直觉能体会到艾希礼的这种热情。因此，她才锲而不舍的追求艾希礼。但是，艾希礼是了解思嘉的，他知道与其让他抛弃与他自己十分相似的媚兰，而与思嘉结合，而最后又让思嘉因为不能完全占有他又厌倦了他，还不如让自己用名誉和牺牲之类的漂亮话，敷衍着思嘉，使思嘉一直痴心不改，执迷不悟，而他就可以同时拥有着媚兰的爱，又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着思嘉慷慨的关怀、照顾和依恋。艾希礼是虚幻的、懦弱的、也是自私和可怜的。因为有了思嘉的爱，他得以在这个竞争残酷的社会中苟延残喘，也因为思嘉的那颗狮子的心和她的狠狠的爱，他被拴在思嘉前进的车轮上拖着走了十二年，尽管还没掉队，却也早已是遍体鳞伤、满目创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正如他自己对思嘉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懦夫”，瑞德也曾这样说过“他既没有行动的勇气，又没有行动的能力”。[12]P730在日常生活中，他依靠媚兰，在爱情上，他却又只能远远的爱着思嘉，既不敢要思嘉，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思嘉投进别人的怀抱。当他知道思嘉要嫁给瑞德时，他也明白瑞德是比他自己要强几十倍，几百倍的，他生怕瑞德终有一天会将思嘉的心从自己身边带走。因此，“他突然像老了几十岁年纪”，〔13〕p842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在塔拉庄园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时，既不能给思嘉一个好的建议，也不能说一句温存体贴的话来温暖思嘉的心，反而告诉思嘉“我回来好几个月，只听说过一个人是真正有钱的，那就是瑞德?巴特勒”,[14]P638是他自己间接的把思嘉推向了瑞德，任凭思嘉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亚特兰大找瑞德。像他这样一个在有困难时就把自己所爱的女人推向别的男人的怀抱的男人，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如瑞德所说的：“他们这个家族活着也只是摆设而已”。[15]P842思嘉的一生是极其现实的，但是对艾希礼的爱却与她的实用主义性格完全背道而驰，因为对艾希礼的迷恋，她拒绝从实质上看问题，他只看到艾希礼身上拥有的那些她没有的旧社会的品质，对于他不能适宜新社会的无能和懦弱却视而不见。正所谓：“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因此，她带着一份得不到的爱而苦苦追求了艾希礼十二年，直到媚兰快死时，眼看多年来的迷恋就可以有结果了，她才猛然发现艾希礼其实并不爱自己，她也冷静的认识到“艾希礼其实没多大意思”，在现实生活中，“他除了做梦，除了往回看，他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在我的想象中，他从来就没有具体的存在过”，“我爱的只是某一个我自己虚构的东西”。[16]P1241 

思嘉至始至终都是不了解艾希礼的，她不理解艾希礼的思想，对艾希礼所谈的也从不感兴趣，而只是因为得不到而要苦苦追求罢了，又因为对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所以她就舍不得在没有得到时就放弃。就正如一个孩子哭喊着要天上的月亮，在没有得到之前，觉得他是那么美，那么纯洁，但是一旦拿到手上时，却又不知道拿他来有什么用。至此，思嘉对艾希礼的爱方才正式拉上了帷幕，整整用了自己十二年的大好青春，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一个女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十二年啊！但我们却也能从中看到思嘉性格的另一面：执着。

三、思嘉把瑞德当成良师益友

瑞德与思嘉的感情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她太像他了：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强悍的我行我素。

瑞德从第一次在“十二橡树村”见到思嘉时，就知道思嘉是用自己一样的材料构成的，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瑞德爱思嘉，因为她和他自己一样精力充沛，直率坦诚，这位“伟大的跑封锁线的冒险家”不仅精力充沛，坦诚直率，而且率先适宜了新的价值观念，在新的天地里成就了一番事业，他总是用欢奔乱跳的然而又是危险的，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来逼视、剖析别人，思嘉是他平生见过的唯一漂亮、直率、健康而又有勇气的女人，“她天真的像火、像风、像野性的东西”从不会刻意掩饰什么，心里想的在她的脸上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欣赏思嘉光芒四射的漂亮和“整个世界都打不到的”的勇气。他是怀着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爱思嘉的。

瑞德爱她，还因为她与自己一样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又自强自信，她和他一样，崇奉的是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理念。他们从不相信道德，认为道德从来都一钱不值，他还告诉她：“只要你经常备有足够的勇气——或者金钱——你就用不着什么名誉了”。[17]P236他公然宣称自己是叛徒，是自私自利的匪类。但是，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却丢开心爱的思嘉上了前线，而且他还一直把媚兰当作一个伟大的女性，在媚兰面前，他可以毫无顾忌的把自己身上的弱点暴露出来，也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实际上，在众多同思嘉交往的人中，除了媚兰和艾希礼这两个在思嘉一生中影响极大的人之外，瑞德要算是最复杂的人物，也是唯一将思嘉看得透彻的一个，他对思嘉这样说过“我非常喜欢你——因为你那种伸缩性很大的良心，因为你很少刻意掩饰过自私自利，还有你身上的实用主义，我身上也有这样的品性”，[18]P1200“你是我认识的唯一坦白的女人，一个只从实际出发看问题而不多谈什么道德来掩饰问题实质的女人”，[19]P225这些可以说是很形象的概括出了思嘉性格的本质特征的，正因为瑞德同思嘉身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瑞德可以说几乎是一面镜子，从他身上，我们可以间接的看到思嘉的性格特点，这也正是“他是她唯一可以彼此讲实话的人”的原因。他们两个人的特点相得益彰，互为照应。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通过瑞德对思嘉的无情解剖，作者才得以从侧面塑造了思嘉这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同样，在思嘉眼里瑞德是一个“讲究吃喝享乐、追求时髦服饰，厌恶南方和嘲骂参军打仗”的人，他身上有思嘉所看不起的非上等人的品性。而瑞德却从一开始便看出思嘉和他是同一类人而为之所吸引。但是，瑞德却又总是能一针见血的揭示出她那种实用主义性格的本质，能一眼看出她头脑里在想什么。因此，一方面，思嘉觉得：“同瑞德谈心，就好比穿了一双太紧的跳舞鞋之后换上一双拖鞋，那样让人感到既轻松又舒坦”，[20]P762另一方面，又因为在瑞德面前，她的极强的虚荣心得不到满足，对于瑞德所说的本是事实而又十分尖刻的话又总是不胜休怒，再加上在她心中有虚幻的艾希礼的爱情做支柱。因此，她一直拒绝从实质上看问题，也觉察不出瑞德对她的关心、爱护。但是瑞德却一如既往的“站在她的背后爱着她、理解她、随时准备帮助她”，他自信的认为：总有一天，思嘉会从对艾希礼的迷恋中醒悟过来，发现自己才是她最需要的人。但是，思嘉却让他失望了，他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爱情冒险游戏”也失败了。

如果说，瑞德和思嘉的这场婚姻是失败的，那么他们是失败在彼此都太好强，太相似了。

瑞德曾这样无数次对思嘉说过：“亲爱的，我是唯一了解你，又还能爱你的人”。[21]P920但是，实际上，瑞德是否真的了解思嘉呢？他整整爱了她十二年，却生怕他一旦向思嘉表白他的爱情，她就会把他的爱作为鞭子举在他的头上，以此作为武器，来控制他，于是，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的爱思嘉，但是却又不敢让思嘉知道。可以说，瑞德是那种为了要面子就可以不要爱的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他错就错在太要面子上。而思嘉呢？她是否也爱瑞德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思嘉爱瑞德。她喜欢跟瑞德在一起，喜欢跟瑞德一起谈心，因为瑞德总是有办法让她开心，有办法让她忘掉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但是，她却不能确定瑞德是否真的爱她，尽管有那么一些模糊的意识，但是瑞德是那么骄傲，又是那么不可琢磨，她也亲口听瑞德说过：“我要你的心比要任何一个别的女人的心都更迫切”，[22]P1013她也在瑞德为她做过了很多事情后，在心里想过：“如果一个男人不是非常爱这个女人，那他就是发疯了”，但是她却并不了解瑞德，她看到的也只是他的表面，她从来都不深刻分析问题，她也从来就不了解任何人，因此，她没有办法走近瑞德，也没有办法了解瑞德，她以为他根本不懂爱，以为他要的只是情欲罢了。于是，她就这样像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迟迟不敢向瑞德表白她自己的真实想法，也不敢告诉瑞德她爱他，她怕瑞德又会带着那种让她永远都看不清楚的表情来嘲笑她、愚弄她。就这样，一直到媚兰临终时，直到对艾希礼的爱情幻灭后，她才猛然发现，实际上“许多年来她都是依靠在瑞德这堵爱的石壁”上才平安的在这个新的社会中站住了脚跟，才能找到：“梦中寻而未获的安全地带”，只有瑞德才会在她需要他的时候，及时的出现在她的身边，而不会像艾希礼那样每次都使她塌台，她已经准备好要用她的后半生来好好的待瑞德。但是，让她失望的是瑞德这个坚强的男人，却在经历了她自己对艾希礼的那股固执劲儿，以及邦妮和媚兰的死之后心灰意冷了，他对她的绵绵无期的爱也被他们消灭殆尽了。

他们因为相似而相爱，同样又因为太相似而彼此伤害，这两个明明彼此相爱着的人，就这样彼此都高昂着头而失之交臂了。思嘉生来就不了解她爱的两个男人，她因为不了解艾希礼而爱他，但又因为不了解瑞德而失去了他，因此，她在“得到了整个世界时却丢掉了灵魂”，丢掉了她一生中最爱的两个男人。

瑞德因为对思嘉的爱而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了，但是他却用他的爱成全了思嘉。是他让她明白了：穿着丧服为死去的丈夫长期的守孝的制度，是比印度的“自焚殉夫”的制度更加残忍的；在义卖会上，他看出了她想跳舞的急切心情，因此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整整一百五十个金币让她重新踏上了新的生活道路；在亚特兰大失陷时，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扶送她回塔拉；战后重建时期，他又借钱给她起家；还时刻默默的在她需要他的时候为她分忧解难，为她排解她心中的不快，为她出谋划策；让她从一名衣食无忧、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奴隶主农场大庄园的千金小姐成长为一名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新女性；从一名在战后一无所有的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庭主妇发展成为一名拥有两家规模很不错的木厂、两个木料厂、十多只骡队和一大批廉价劳工的女老板。 

四、小结

总之，在思嘉身上有着新与旧、美与丑、善与恶的交融混合，她所受的教育，她的理性思路是属于过去和正在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但在新的环境、新的时代里，她的本性的发展，她的追求与选择又违背了她的教养和理性，使她背离了她所属的那个阶级，转向那个更有生命力，更有发展前途的阶层。在媚兰、艾希礼、瑞德三人的帮助下，思嘉成功地从一名奴隶主庄园的千金小姐发展成为一名新兴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寄希望于明天，是思嘉自信的基石，也是她成功的法宝。她不是那种痛惜过去的女人，而是能透过夜雾去憧憬黎明的女性，面对一系列不可言状的痛苦和困惑，烦恼和挫折，她总能展望明天，纵使置身绝境她仍然能昂起头来，勇敢的面对一切。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毕竟，明天就又是另外的一天了”。[23]P1266

因此可以说，“思嘉的精神，正是美洲新大陆的精神，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精神”。[24]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务实的民族本性所致，“思嘉的形象已成为美国国民性的一种标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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